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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一等奖：1 名，资助参加

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2 名，资助参加

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

会议。

三等奖：3 名，资助参加

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

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5 年全

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

得 2015 年全年《医师报》。

医考之路

患者来稿

哲思杂想

来自震区

2008 年底，我正在心

脏内科转科担任住院医师。

一天，我接诊了一位来自

汶川震区的患者，一名 19

岁的都江堰女孩，由愁眉

苦脸双手满是黑色污泥的

父亲陪着来看病。母亲在

地震中去世，家也被震塌

了。女孩已经重度扩张性

心肌病晚期，虽然面色很

差，但看得出先前的秀丽

容貌。她反复多次发过心

衰，这次又是因为感到心

累，气紧不得不住院。

来的时候，父亲背着

大蛇皮口袋，乱七八糟装

了很多衣物，女孩只能跟

在后面缓慢而艰难地挪步，

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

几口大气。在医院的那段

日子里，父女俩每天基本

都是以馒头和方便面为食，

偶尔隔壁病友送盒牛奶都

要感谢半天。因为病情太

重，治疗多天，女孩仍然

感到心累气紧，不停地咯

带血的泡沫痰。

一无所有

某天早上查房时，主

治医师把女孩父亲叫出病

房，坦白说女孩的病很重，

可 能 需 要 花 费 很 大 一 笔

钱，而且多半效果也不好。

父亲听完后，沉默一

下，喉咙似乎艰难地吞了

吞，沙哑着说：“真没钱

了，地震后什么都没有了，

回去连家都没有了……”

随后，病房走廊里充

满了寂静，寂静得可怕。

主治医师安慰父亲道：“放

心， 我 们 知 道 你 们 的 困

难，会尽量用价廉效好的

药 物 来 治 疗 的。” 这 种

安慰苍白无力……此后，

仍然是一片寂静。末了，

我和主治医师只好尴尬地

离开。

回到办公室不久，就

听见外面很闹，原来父女

俩坚决要求出院，护士怎

么说都拦不住他们。问他

们话，也什么都不说，父

亲背着女孩，拖着蛇皮袋

想往外走。我和主治医师

赶紧跑过去，主治医师一

把拉住父亲：“孩子这么小，

不医不行啊，没钱我们可

以先治疗，钱的事情我们

再一起想想办法……”

父亲双眼红了，还是

一声不吭。女孩怯生生地

看看我们，再看看他父亲，

也没说话。正在劝说的过

程中，或许因为激动，女

孩突然昏了过去，全身紫

绀。我们迅速把女孩抬回

病床，准备抢救，却被女

孩父亲拦住。他表情木然，

拒绝胸外按压、拒绝气管

插管、拒绝静滴、拒绝积

极抢救，拒绝一切可能挽

救他女儿生命的治疗。十

余分钟后，心电监护上的

心率从 100 次 / 分逐渐变

成 0 次 / 分，一条直线。

女孩眼睛睁着，散大的瞳

孔仍然漂亮，苍白的脸，

发紫的嘴唇，身体已经不

再散发生命的气味。旁边

床的几个病友都把头埋进

被子里不敢多看一眼。

父亲站在病床前，呆

呆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陌

生人脱掉衣服，擦洗干净，

换上寿衣。6 个月前死了

老婆，几分钟前死了女儿。

可这个男人居然没哭。看

着身边矮小似乎在瑟瑟发

抖的男人，我都不知道该

说什么好。我试图想去安

慰这个已经好像被抽空了

一样的父亲。

“你还有孩子吗？”

“就这一个。”

“房子还在吗？” 

“地震震垮了。”

“那你……以后就是

一个人生活了？”

“嗯。” 

“唉，这是每个人的

命吧。”

父亲终于控制不住，

在他女儿的尸体旁，跪在

地上，手捂住脸，呜呜地

痛哭起来。 

他最后还是哭了。

医生的给予

又过了六年，我经历

过数百次的生离死别，但

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

次：当一个人失去一切，

而他自己却无力挽回的那

种绝望感。以及，作为一

个

旁观者

的我，当目

睹一个人失去一

切，而我自己却无力

挽回的那种绝望感。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

作为医生，我每天应该做

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得好。

想到最后，我觉得内心所

追求的，就是希望自己可

以在别人失去一切而无力

挽回的时刻，可以帮助他

挽回哪怕那么一点点的东

西。这种希望，或许无力，

或许卑微，但是却像黑暗

中的星光一样，永远在深

处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圣经》中说道：光

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

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

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

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

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

空。所以人只能屈从于现

实。我深以为是。

尽管如此，医生这个

职业，确实又不同于一个

普通的职业。它不仅仅是

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更

多的，是赋予了一种使命。

这种使命并不是什么“救

万民于水火”，而是让我

们拥有一种可能，这种

可能就是可以挽回某个生

命。生命就是一种希望，

对于一个快要失去一切的

人，一个快要失去一切的

家庭来说，保留了生命的

希望，也许就足以抚慰受

尽折磨的他们了。

做医生真的很辛苦，

每当我自己觉得辛苦的时

候，我就会想想这些人、

这些事，而我自己那种小

小的存在感和荣誉感支撑

着我继续在行医的道路上

坚持下去。

最 后 请 容 许 我 用 希

波 克 拉 底 誓 言 的 最 后 一

句 来 结 尾：If I keep this 

oath faithfully, may I enjoy 

my life and practice my art, 

respected by all men and 

in all times; but if I swerve 

from it or violate it, may the 

reverse be my lot。（尚使

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

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

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

地鬼神实共亟之。）

我是一位即将步入

老年人行列的患者，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 来 到

医院进行鼻窦CT检查，

接诊医生有两名男性年

轻医生，一个高点儿，

一个稍矮点儿。

检查时，由于睡姿

的原因，在检查过程中

我有点受不了的感觉，

但为了能使检查结果更

准确我仍一动不动地坚

持着。终于，当听到有

医生和我讲检查结束了

的时候，我无法动弹，

根本无法坐起，就连头

颈也好像僵住了，抬不

起来，天璇地转，眼睛

也睁不开。

当时，我心里很着

急，也很无助。直后悔

没让家人陪我来。然而，

就在这一刹那，还没等

我开口央求，就感到有

一双手托着我的双肩扎

扎实实地、慢慢地将我

抱了起来，顿时一股久

违的暖流涌上了我的心

头，虽然当时头晕得无

法睁眼，但这位医生给

我的感觉好像就是我的

家人、我的孩子。

起来后，我由衷地

连声感谢，这位抱我的

医生微笑着说：“不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靠

门口（他正在请下一位

患者检查）的一位高点

儿医生见我不断地边走

边感谢，他也和蔼地对

我说：“没关系，我们

应该做的，做这个检查

是有点难受会晕的，阿

姨，您当心点慢慢地走”。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患者心里有杆秤。有时，

一个简单的动作胜过千

言万语。

2012 年， 坊 间 充 斥

着玛雅文明对世界末日

的预言，浮躁的现代人，

议论时那神采飞扬的样

子仿佛对毁灭有着钟情

的期待。然而，岁月一如

往昔般沉静，湮没了人们

沸沸扬扬的各色奇谈怪

论。终究证实，这是一场

自娱自乐的调侃。

在这戏剧性的一年

里，我却经历了职业生涯

中一个十分严肃的关键

节点：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没想到，这场资格考

试意外地让我体验了一

把声东击西的刺激。

在此之前，我光荣地

获得了检验技师资格证。

这对于检验专业的我来

说，已完全具备在检验

科工作的条件。事实上，

大多数检验同仁，在资格

考试中也是止步于此。

然 而， 深 入 了 解 检

验科的工作后，我发现检

验科不仅需要娴熟地掌

握常规操作，还承担与临

床沟通、监测院内感染、

药物浓度等重任。

于 是， 膨 胀 的 求 知

欲和为人先的意识让我

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

拿下执业医师、执业药

师资格证！

尽管压力和忙碌并

存，但靠着考研的底子，

我还是十分顺利地通过

了执业医考试，兴冲冲地

成功跨过检验医师路上

的第一道门槛。

生活的调侃总是于

无声处是惊雷，就在我一

心奔检验科的时候，医院

来了一道旨意：小伙儿，

不错嘛，还有医师资格证

呢！男科挺缺人的，你来

这吧！

于是，我半忧伤半期

待地开启了为男人们解决

后来人的“伟大时代”！

简单的动作  胜过千言万语
▲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患者  崔金妹

卑微的希望  淡淡的光芒
▲ 四川省人民医院肾内科  邓菲

歪打正着
▲ 山西省妇幼保健医院

    崔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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